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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舞蹈作品是在“双轴”操作中形成的，要使舞蹈作品意义丰富，就须在作品聚合轴上选择

某一关键性元素进行突破常规的巧设。 当这些巧设的元素被置入舞蹈作品，它们就成为反常、突出、不拘一格的“刺点”，此时

其他具有传达一般认知功能的大部分成分就成为“展面”。 “刺点”将意义引向不同的认知域，强调“跨域映射”的转义生成，
故突出表现为一种隐喻特征，并主要以动作、服饰、音乐、道具等方式来表现。 “刺点”有两个特点：一是“刺点”的聚合系突然

拓宽，超出了我们一贯对这一成分的经验认知；二是“刺点”的“在场”恰好替代了原有经验系统中“离场”的成分，“在场”与

“离场”元素之间产生的解释类比与联想，造就了作品的与众不同。 由此可见，舞蹈作品是否有深度，关键就看“刺点”安排得

是否巧妙。 故厘清“刺点”在舞蹈作品中的表意原理，对舞蹈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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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作品《阳光下的麦盖提》 （张鹏、李梦雨创

作），以最高分的成绩获得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

奖”民族民间舞奖，并广受观众好评。 从作品本身

来审视，笔者认为，这一作品涉及一个重要理论概

念：“刺点”。 如当出现穿着灰色衬衫的男演员四次

跳起山东鼓子秧歌与主演（角色为村长，主演跳的

是刀郎舞）对舞时，瞬间引起我们注意：为什么原本

是维吾尔族的刀郎舞，此处会出现与其风格不同的

鼓子秧歌？ 为什么维吾尔族的舞蹈，会出现穿衬衫

的演员？ 鼓子秧歌、衬衫作为“反常”①元素（即“刺
点”）的介入，刚开始会使人感到意外和不解，但当

知晓背后的真正原因时，我们又会对编导这一出奇

的巧设而赞叹不已。
这一作品的成功，也使我们对当下中国民族民

间舞蹈作品的创作有了新的审思维度：形式出奇、情
感饱满、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舞蹈作品都具有哪些

特点、体现何种品质。 这不仅需要实践来检验，也需

要理论来总结，唯有如此，才能为舞蹈创作提供有价

值的参照与建议。 通过对近年优秀舞蹈作品的深度

剖析，笔者发现，但凡优秀的作品，都存在这样一种

共性特点：作品极为注重整体与局部（细节）之间的

关系处理，局部（细节）在作品大部分成分的衬托下

迅速成为意义焦点，吸引观众的注意。 而此种特点

与罗兰·巴尔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提出的一对重要概

念：“展面”（Ｓｔｕｄｉｕｍ）和“刺点” （Ｐｕｎｃｔｕｍ）②紧密相

通。 显然，优秀的舞蹈作品是“展面”和“刺点”兼具

的。 “展面”从整体上提供一种相对稳定的意义体

系，而“刺点”则是通过反常、突出的特点，突破常规

的控制来呼唤一种新的意义，两者形成意义的互补

关系。 相对于“展面”，“刺点”所承担的意义指向决

定了一部舞蹈作品是否具有深度。 故厘清“刺点”
在舞蹈作品中的表意原理，对舞蹈创作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一、何为舞蹈的“刺点”与“展面”
　 　 “刺点”和“展面”出自巴尔特最后的著作《明
室：摄影纵横谈》 （Ｌａ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Ｃｌａｉｒｅ），他通过对两

种不同图像（单向度图像和不确定的图像）的考察，
从主体观看视角聚焦“为什么有些照片能够打动

我？”的形式哲学问题。 其中，画面中携带的“刺点”
元素引起了巴尔特的注意。 在巴尔特看来，“展面”
的照片给人一种相对稳定、“不好不坏”的整体感

受，它“所调动起来的是 ‘半个欲望’， ‘半个愿

望’” ［１］；而“刺点”则是指照片中凸显出来的一个局

部细节，它是一种“把展面搅乱的要素……是一种

偶然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刺疼了我”。 “刺点”“像
一种天赋，赐予我一种新的观察角度”，是“将观者

引向画面之外的某种东西” ［１］９４。 巴尔特曾言：“事
情很奇怪：看那些 ‘有分寸的’ 照片 （只具有 ‘展

面’）时，动作懒洋洋的（翻阅得很快，看得很快，但
无精打采，磨磨蹭蹭，一带而过）；相反，看‘刺点’
时，简短，活跃，动作敏捷得像猛兽” ［１］７８。 可见，仅
有展面的照片给人一种中规中矩之感，在画面形式

上难以给人造成一种新奇感，而既有“展面”又有

“刺点”的照片则储藏着巨大的能量，因为“刺点”以
一种反常、突出的存在姿态吸引着观者的注意，引导

观者主动地去揣摩一些新的画外意义。 故“刺点”
的存在是对文本常规状态的突破，其表意特点是将

观者引向画面之外的精神向度［２］。 因此，从两者携

带的不同功能来看，“展面”和“刺点”共存的图像才

能真正激发观者的观看欲望。
循此思路，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能够真正打动我

们的舞蹈作品，也一定是那些令人着迷且又猝不及

防巧设“刺点”的作品。 根据巴尔特的解释，中国民

族民间舞蹈作品的“展面”和“刺点”就能界定出来：
“展面”指作品中那些由动作、表情、音乐、服饰、道
具等构成的具有传递一般认知功能的大部分成分，
这些成分为作品意义的构建提供一种“背景性”知

识；而“刺点”则指在作品中存在的某些反常或突出

的局部细节，它（们）以一种醒目的方式直接作用于

观众，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引导观众去触及那些原有

经验系统中难以勾连的“域外”的解释意义。
在《阳光下的麦盖提》中，“展面”成分是维吾尔

族刀郎舞，这是麦盖提地区的一种代表性舞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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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所指的“反常”，不是指某事件违反常理，而是指舞蹈中某些元素的运用，超出了我们原有经验系统之上而引发的一种新的审美

体验。
“Ｓｔｕｄｉｕｍ”和“Ｐｕｎｃｔｕｍ”是借用了拉丁语中的两个概念，在罗兰·巴尔特《明室：摄影纵横谈》的中译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中，译者赵克非仍保留了这两个词的拉丁原文而没有对其进行翻译，这也导致该术语在学界没有得到统一的译法。 笔者这里的中译文用

“展面”和“刺点”，采用的是赵毅衡先生的翻译，近年来此译法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延用，特此说明。



“刺点”是山东鼓子秧歌，它在整个舞蹈作品中出现

四次，且每次仅为两个八拍左右。 可以说，当观众看

到鼓子秧歌元素时，第一时间会感到不解与疑惑：一
个是东部地区的舞蹈，一个是西北地区的舞蹈，它们

为什么会融在一起？ 如果仅是表达麦盖提地区有汉

族人民聚居，那为什么不用人们普遍熟知的大秧歌

呢？ 但当我们知晓麦盖提县为山东省日照市的对口

扶贫县时，山东鼓子秧歌这一元素的存在就变得合

乎情理，瞬间将作品意义引向“脱贫攻坚、精准扶

贫”的时代主旋律当中，引发新的解释衍义，使这一

作品的“民族性”“时代性”“文化性”三者同时得到

精彩诠释。 我们试想，如果这一作品没有这一“刺
点”元素的加入，仅呈现的是“展面”元素（刀郎舞），
可能它的意义只会导向麦盖提刀郎人热情好客、自
信执着、努力追求幸福生活的决心等意义上来，可能

还会被仅仅解读为一种自娱性的舞蹈作品。 由此可

以看出，要使一部舞蹈作品意义趋向丰富，就离不开

“刺点”元素的巧设，正如赵毅衡所言：“艺术是否优

秀，就看刺点安排得是否巧妙。” ［２］１６９舞蹈作品同样

可作如是观。
巴尔特在《文之悦》一书中对文论划出两条边

线，他认为只有将这两条边线相互连接才可搭建起

一条通往文本“愉悦”和“狂喜”的意义通道———“一
条是正规、从众的边线，另一条则是变幻不定的边

线”。 这两条边线，它们“所引入的妥协、折中，是必

然的，而恰是它们之间的缝隙、断层、裂处令人激

动” ［３］。 实际上，舞蹈的表意实践也伴随着这两条

边线的相互协调与运作。 巴尔特所说第一条边线明

显代表着从整体上具有“展面”特点的表意体系，它
的存在为意义的呈现搭建的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即
“从众”）的、相对稳定的释义基础；而第二条边线预

示着有一些反常、突出元素的介入，使舞蹈表意突破

原有惯常的表现边界而指向一些新的意义。 换言

之，要使舞蹈具有新颖且具深度的意义表达，不仅需

要有符合特定叙述逻辑，从整体上创设一种给人以

稳定“舒适”之感的元素构成和编码原理，同时，还
需在此基础上设置能够产生“断裂感”的“刺点”成
分，以此挑战整体的画面感，诱发新的意义潜能，使
其跨越常规化的意指路线而架构起新的表意内容。

由此可知，要做到有效规避舞蹈创作中出现的

刻板化现象，关键就在于如何设计“展面”和巧设

“刺点”。 因此，“刺点”安排应是舞蹈创作过程中的

重要一环。 接下来，笔者先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

品主要突出的几种“刺点”表现类型展开分析，探究

“刺点”元素背后的隐喻逻辑。

二、“刺点”的隐喻特征与表现类型

　 　 “刺点”作为一种反常、突出的符号标记，它的

存在目的是丰富舞蹈作品的意义表达，实现作品的

隐喻意义。 俄国符号学家罗曼·雅各布森（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在索绪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符号双

轴（关于组合与聚合，后文再述）理论基础上对隐喻

有着创造性阐发，他从隐喻与转喻表现的不同特点

认为：“隐喻对应符号学意义上的聚合关系，强调相

似性意义上的认知推演；转喻对应的是组合关系，意
味着邻接性基础上的认知关联” ［４］。 刘涛在此基础

上继续推进：“在隐喻修辞结构中，喻体和喻旨处于

不同的认知域，二者基于相似性而建立联系，其修辞

本质体现为跨域映射” ［５］。 笔者也撰文指出，舞蹈

中人物、动作、道具、结构等要获得某种隐喻意义，喻
体与喻旨就必须在认知意义上共享某种相似性内容

或特征，虽然它们分属不同的意义系统，但两者仍可

以在相似性原则基础上发生联系，实现跨域映射的

转义生成［６］。
显然，“刺点”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元素，就更

为强调跨域映射的转义生成，只是它在形式特征方

面有着自身的表现特点。 笔者认为，在中国民族民

间舞蹈作品中，动作、音乐、服饰、道具等都可以作为

“刺点”存在而发挥其隐喻功能，有时候为了体现作

品表意逻辑的合理性，或是达到再次强调的效果，编
导会设置多个“刺点”共同来强化某种意义指向，引
导观众将它们进行融贯式的意义架连。 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舞蹈作品中的“刺点”不是与其他成分格格

不入或混搭刻板的局部细节，而是指编导在充分把

握这一民族舞蹈特性基础上，结合作品所表现的相

关历史、民族性格、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审美习惯、
时代主题等方面，仔细揣摩、认真比对、思考得出的

局部细节，它们虽具反常、突出特点，但又与舞蹈的

展面部分相互依存、互相协调，共同丰富作品的主旨

意义。 “刺点”的存在迫使接收者放弃原有秩序直

接体验，以得到新的经验［２］１６８ － １６９，从而获得新的意

义。 换言之，在舞蹈表意过程中，当某一元素出现反

常或极为突出时，这一元素也会与作品的其他大部

分元素（即展面）在整体上达成某种相对平衡、和

００１



谐、稳定的关系，它的目的就是刺激观众主动参与，
要求观众介入以求得意义“狂喜”。

首先，动作作为一种“刺点”，它主要以三种方

式来突出其特点：一是巧借其他不同风格的动作元

素来实现所指意义的“转向”。 如《阳光下的麦盖

提》，汉族鼓子秧歌与维吾尔族刀郎舞风格不同，鼓
子秧歌动作作为“刺点”，成功将舞蹈作品的立意引

向“精准扶贫”———扶贫干部与新疆各族人民携手

共创幸福生活的精神面貌与美好愿景。 鼓子秧歌 ＋
刀朗舞→山东人民、麦盖提维吾尔族人民→相互扶

持→精准扶贫，鼓子秧歌在与刀郎舞的融合中，作品

意义实现了跨域的转义生成。 二是通过夸张变形将

原形动作进行改造和强化（甚至重复），以此造成

“突出”的效果。 如靳苗苗的苗族舞蹈作品《水姑

娘》，将原来头部、手臂、肩部、胯部小幅度横摆动律

最大程度地放大，包括在胸前大幅度摆动划圈，这一

动作变形使其在表现苗族姑娘如水般的柔情、灵动

基础上，又将意义引向苗族姑娘满怀信心、大步向

前、敢于突破、追求幸福生活的自信与从容，同时又

契合着时代主题（大步奔小康）。 三是动作的“反向

标出”，传统舞蹈的动作元素或某种动律的出现反

而成为作品的“刺点”。 这是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
既需编导成熟掌握和驾驭某一民族的传统舞蹈元

素，又必须找准作品的形式与题材、主题之间暗合的

表意逻辑。 如高度的《一片绿叶》，将胶州秧歌传统

的节奏型、呼吸型的舞动方式予以打破，传统动作之

间的连接也在流畅中发生变形，这时胶州秧歌的传

统动作元素反而成为我们辨识这一作品民族性的身

份标识，也成为刺激我们的神经，反思作品民族属性

的一个激发点。 从另一层面来说，胶州秧歌“落轻”
“走飘”的特点又恰好与“一片绿叶”的轻飘相呼应：
“落下、飘动、挣扎、飞旋，最后轻轻落地，默默无

声”，两者间暗含的某种“关系相似性”又将意义引

向了“绿叶”飘落的最终命运，使得这一作品又与环

境保护相联系。 胶州秧歌传统动作元素 ＋流畅的动

作连接→“绿叶”的飘落→“落轻”“走飘”→环境保

护，同样实现了跨域的转义生成。
其次，音乐风格作为一种“刺点”存在。 音乐风

格的“突跳”会带来动作形式上的改变，尤其是原本

属于两种不同风格的节奏类型。 如赵梁的傣族舞蹈

作品《邵多丽》，中间部分具有现代动感的节奏突

变，将傣族悠扬舒缓的传统音乐节奏予以打破。 但

恰恰因为这一反常音乐节奏的融入，成为这部舞蹈

作品最精彩的部分，在表现傣族少女婀娜多姿的美

的基础上，又赋予作品新的意义指向：新时代傣族少

女追求自由爱情、勇于冲破传统思想禁锢、大胆追求

新事物的创新精神。 靳苗苗的《老伴》，以鼓子秧歌

和胶州秧歌的动作元素来塑造老伴形象，前半段是

山东传统的民间音乐，当我们还沉浸在老两口幽默、
诙谐、相互打趣的氛围中时，后半段音乐则出现小柯

的现代流行歌曲《日子》。 这一突然的风格“跳转”，
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刺点”，瞬间给人营造了一种

现代生活气息，使传统与现代相衔接，将意义引向

“时间的匆匆而逝、不知不觉我们都老了，时间都去

哪儿了”的解释层。 此处，流行歌曲作为“刺点”，打
破的是前面传统民间音乐给人留下的情感记忆，通
过这一反常操作，悄无声息地将“时光易逝、珍惜彼

此”的寓意植入舞蹈作品。
再次，服饰、道具作为“刺点”存在。 在《阳光下

的麦盖提》中，开始部分当所有演员排成一横排坐

在椅子上，穿着衬衫的演员瞬间会被我们所注意：难
道仅仅是因为麦盖提县生活着汉族人民？ 不难发

现，这一设置为后面鼓子秧歌的出场埋下伏笔。 这

种情况如上文所说：多种“刺点”融合共同引向某种

新的意义。 多数情况下，很多舞蹈将服饰也作为一

种道具使用。 如由木巴拉克、李维维创作的舞蹈

《长长的辫子》，将辫子的长度延长至小腿处，大大

超出一般的辫子长度，迅速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至

辫子本身。 而这一反常、突出设置，不仅表现维吾尔

族少女辫子的美丽，同时长长的辫子不停“摆动”
“飞旋”使我们感受到她们对生活的热爱。 当她们

双手捧着长长的辫子，双膝跪地，辫子瞬间变成了她

们心爱的“热瓦甫”，她们激情弹奏、深情高唱、热泪

盈眶，好像在诉说安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告诫

人们珍惜当下和平、安定的生活。 由摆动、飞旋的辫

子→维吾尔族少女辫子的美丽→诉说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珍惜安定生活，通过“辫子”的突出、反常

的巧用，实现跨域的转义生成，丰富了作品的意指

内涵。

三、舞蹈表意中“刺点”选择与双轴逻辑

　 　 延续上文所述，“刺点”在舞蹈作品中所起到的

作用既“特殊”又“重要”：“特殊”是因为“刺点”元
素不同于“展面”，它给人一种反常、突出的印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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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而“重要”是因为“刺点”元素的加入为舞蹈预

设了一种新的意义向度，它可以突破展面成分给予

的背景性解释而唤起观众对新的意义的追寻，刺激

观众主动参与作品的解读，进而丰富舞蹈作品的整

体意义建构。 那么，舞蹈中的“刺点”元素该如何选

择，它的选择需依循哪些特定逻辑？ 要回答这一问

题，就要回到前面提到的“双轴关系”。
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提出：

“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 ［７］ 这

种关系索绪尔称为“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也即

“聚合轴”（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和“组合轴”（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
学界将其简称为“双轴关系”。 索绪尔指出：“句段

关系（组合关系）是在现场的，它以两个或几个在

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

（聚合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

忆系列” ［７］１６６。 雅各布森在索绪尔这一对概念基

础上继续阐发，并将其引入文化艺术领域。 他指

出：“组合关系过程表现在邻近性中，而聚合关系

表现在相似性中，这两种关系是人的思考方式与

行为方式最基本的两个维度” ［８］７７。 组合轴是由各

组分相互连接显现于外的，它是文本具体的展示

结果，各个组分最终被选择运用至组合轴则经过

了聚合轴的操作。 聚合轴是“符号文本的每个成

分背后所有可比较，从而有可能被选择（有可能代

替）的各种成分。 聚合轴上的成分，不仅是可能进

入符号发出者选择的成分，也是符号解释者体会

到的本来有可能被选择的成分” ［２］１６０。 组合显示

于外，聚合隐藏于内，“聚合是组合的根据，组合是

聚合的投影” ［２］１６１。
舞蹈的表意活动也必然在双轴关系中展开，如：

舞者在表演中给观众展示的一系列在场元素（如动

作、表情、服饰、音乐、道具等的串联），对应的是组

合关系；而各表现元素背后都存在着可被替代或置

换的可能，对于它们的最终选定就隐含着编导的选

择操作，即对应的是聚合关系。 可见，对舞蹈中组合

与聚合关系进行分析，即是探索舞蹈作品构成的基

本形式问题，也是探察作品最终成型背后隐藏的各

种聚合操作逻辑，进而更深入追问优秀舞蹈作品

“为什么选择这一形式元素，而不是其他”的背后

原因。
从以上具体作品的举例可以看出，编导在选择

各种成分融入舞蹈作品时，实际上每个成分对于作

品意义体系的构建都是不对等的，有些成分会占据

解释主导，成为意义焦点，有些成分就仅能成为衬托

的“背景”。 但恰恰是作品中那些突破常规经验的

成分，成为作品“意义增长最为迅速、意义深度最为

饱满、意义结构最为复杂的‘刺点’” ［９］，从而成就了

作品的不同凡响。 如《阳光下的麦盖提》，当刀郎舞

动作被替换为鼓子秧歌动作，鼓子秧歌元素就拓展

了舞蹈作品的意义表达空间，因为它颠覆了我们原

有经验系统中对维吾尔族舞蹈的认知，构成了一个

耐人寻味的“刺点”。 《长长的辫子》则打破了我们

经验系统中关于维吾尔族少女辫子长度的原初想

象，这一特殊处理使长长的辫子成为一个意义快速

增长的“刺点”。
当我们对舞蹈作品中的“刺点”进行识别之后，

就可以沿着它把握其背后隐含的意义发生原理。 舞

蹈作品的组合轴是由不同媒介元素共同形成的表意

体，它的每个元素都有若干系列的“可替代物”，而
聚合轴则体现为作品中某一特定媒介元素可能被其

他元素替换的背后操作行为。 聚合轴上的每一元素

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当选定某一元素

时，就预示着其他元素的退场，而舞蹈作品表意的完

成就只能依靠这一连串最终被选定的元素（即“在
场”的各个成分），这也导致聚合轴留下的只有某个

特定的成分，其他成分都是“离场”的。 “刺点”之所

以被认为是反常、突出，是因为在常规情况下，该成

分的聚合系被突然拓宽，超出了我们一贯对这一成

分的心理预期或经验认知。 比如，当我们认为舞蹈

作品中某一元素运用高明时，意味着这一元素的聚

合轴宽于作品其他成分，其背后就隐含着聚合投下

的浓重色彩，即背后可替代的聚合成分比较多。 编

导之所以选择这一元素而不选择与其具有相似关系

的其他元素，则是经过编导的认真思量：选择何种元

素可为作品的意义表达发挥最大功用、最能拓宽作

品原有的意义边界。 其实，考验编导创作功力的深

浅往往凸显于此。 由此可见，编导的创作过程，实际

上就是在不停地进行聚合轴操作，最终选择的元素

是否巧妙、是否具有深意而成为意义焦点，就在于编

导置入作品中的这一元素背后的聚合投影是否

宽阔。
前面提到，雅各布森认为聚合轴上各元素之间

体现为相似性关系，而在舞蹈的聚合轴操作中，各元

素之间也以相似性或类比性为联想基础，这也是为

２０１



什么编导能够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即选择这个元

素，排除那个或那些元素）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聚合轴上的各个元素之间具有相似性，但当它们被

最终选定置入作品的组合轴时，它们所表达的意义

可能就不具有相似性，很多时候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比如鼓子秧歌与东北秧歌存在某种关系相似性（都
属于汉族舞蹈），但如果将东北秧歌置入《阳光下的

麦盖提》，产生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寓意的深浅可

想而知。 联系舞蹈中的“刺点”，从接收者角度来审

视：它能够成为舞蹈作品中的意义焦点，一个重要原

因是因为它激发了我们对其聚合关系中其他相关元

素的发现、识别、对照和想象。 正是因为“刺点”作

为“在场”元素替代或置换了我们原有经验系统中

“离场” 的元素，它才成为一个突出或反常的元

素［９］９８。 如用鼓子秧歌替代刀郎舞（或其他汉族舞

蹈），大幅度横摆胯动律替代小幅度横摆动律，极具

现代动感的音乐节奏替代悠扬舒缓的传统傣族音乐

等等，这些反常、突出的“刺点”元素都替代了我们

原有经验系统中“离场”的元素，构成了一种新的组

合关系。 如果将“刺点”融入形成的新的组合关系

称为“新文本”，那么正是由于这一反常、突出且耐

人寻味的“刺点”，才引起了“新文本”与“原有经验

文本”之间的意义“互动”与意义“碰撞”，作品意义

也就在这一极具张力的解释协同中得以生成。 因

此，舞蹈作品中的“刺点”是在聚合轴上发现的，同
时，它也是在与被替代的其他元素的类比关系或对

比关系中发生作用的。
循此思路，我们会发现，社会生活已经为编导创

作舞蹈作品预设了各种聚合轴素材，并会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不断扩充。 有些聚合元素的拓宽和运用也

包括编导个人通过学习、体悟，总结经验得出的。 近

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开展的“深扎”采风活动或是以

往编导创作时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其目的就是使编

导在亲身实践、观察、体验中拓宽原有经验系统中的

聚合轴元素，使其在可选择元素增多的情况下，有意

识地探索某些被挑选元素背后隐含的聚合逻辑：它
们本身的特点（如动作形质、风格、情感、思想的承

载量等），与原有经验文本中某些元素在哪些方面

有联系，这一元素的设置能否扩宽作品的聚合轴，
激发观众的联想和想象。 唯有通过审慎、缜密、
“试错” 的聚合选择，才能避开那些“平庸” 的创

作。 作品《阳光下的麦盖提》正是因为编导深扎麦

盖提县，发现山东日照为其对口扶贫县，以此为立

意点，在动作语汇上采用山东鼓子秧歌与刀郎舞

相结合的方式，自然顺畅地将精准扶贫的主题融

入舞蹈作品。 这种选择与处理方法，从创作角度

看，合理拓充了维吾尔族舞蹈的表现样式；从作品

本身看，两者在动作幅度、力度上有着相似性，毫
无违和之感；从接受维度看，它在不经意间拓宽了

我们原有经验系统中的聚合轴成分，既在人们的

意料之外，又在情理和事理之中。
这里要强调的是，“刺点”使聚合轴突然拓宽，

替代原有经验系统中的某些元素，但“刺点”的存在

目的不是要清除原有元素曾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印

迹。 相反，“刺点”的存在激活了我们对原有经验系

统中可能被替代的某些元素的识别与联想，其结果

就是“在聚合轴上营造了‘在场’元素与‘离场’元素

之间极为微妙的认知语境” ［９］９８，为我们从另外一个

（或多个）维度解释舞蹈作品创造了条件。 同时我

们也应注意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刺点”的选择

一定不是编导凭空想象没有依据得出的，它同样须立

足某种事实或文化依据，因为只有事“实”，“刺点”才
能达到寓深意于“特殊”的效果，舞蹈的表意才能做

到真实，观众的解释才会“顺理成章”。 因此，“刺点”
在作品中之所以被认为反常、突出，是因为“刺点”作
为“在场”元素替代了原本经验系统中“应该在场”的
元素，而恰恰这一“应该在场”的元素是“离场”的，这
才造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衍生效果。

以上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双轴关系的分

析，目的是从方法论上发现、识别舞蹈中的“刺点”，
当我们相对清晰地把握住它的特点及其选择逻辑

时，舞蹈作品的意义发生机制就有了可依托的分析

依据，沿此分析视角或许就能发现前面所说的“为
什么优秀的舞蹈作品会选择此元素”的背后操作缘

由。 无疑，这种尝试性探讨可为舞蹈创作提供一些

有价值的思路和思考，也能为解释舞蹈作品提供一

种新的认识理路。 而对于舞蹈表意来说，“刺点”的
意义生成离不开“展面”成分的衬托，只有实现“刺
点”和“展面”的共存与互补，舞蹈作品才能收获意

味深长的效果。

余论：“刺点”与“展面”
给舞蹈创作带来的思考

　 　 当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观众的审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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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已不再满足于常规状态下的“形式借用”与“题材

挪用”，如果我们还是秉持原有的创作思路和技法

套路进行编创，作品就难免陷入单向度的语义表达

层面，而失去感染力。 艾柯（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曾指出：
“一种无休无止加以表演的、朦胧的、不加规范的形

式（或内容），一旦被某个社会所接受，便导致了某

种程式，进而导致了成套规范的形成” ［１０］。 如果这

种“匀质化” “成套规范”的表达方式被一再重复运

演，导致的结果就是观众的审美疲劳，使他们无法激

动，无法做出超越一般性的解读。 此时，强调“刺

点”的“出场”恰恰弥补了作品表意缺失的问题，因
为“刺点”替代或驱赶的恰恰是我们原有经验系统

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元素。 正如巴尔特所言：“刺点”
是将人引向画面之外的某些东西，似乎图像把要表

达的欲望置于它给人看的东西之外了［１］９４。 如《阳
光下的麦盖提》，编导不是将精准扶贫的意义直接

搬上舞台，而是巧用鼓子秧歌这一“刺点”，“话锋一

转”自然而然地将意义引向精准扶贫。 言在“此”而
意在“彼”，编导处理“刺点”的高明就在于此。

当我们将视野放大，从舞蹈的整个发展历程来

看，每一次的反叛、突破常规的创作都带来了舞蹈形

式、题材和观念上新的变化，扩充了舞蹈的表现样式

和题材范围，推进了舞蹈的向前发展。 我国的民族

民间舞蹈创作同样体现此种特点。 如果将富有反叛

精神、具有反常特点的舞蹈作品视为“刺点”，将中

规中矩、常规化、具有一般性表达特点的舞蹈作品视

为展面，我们会发现，舞蹈表现边界（包括形式、题
材等）的每一次拓宽，“刺点”作品是其主要推动者。
当它们以一种突破常规的方式出现时，刚开始可能

引来的是争议、不认同甚至反对，但实际上它们的出

现，都是在尝试着打量一切可能给予舞蹈本身带来

新的积极性变化的实质。 之所以很多“刺点”作品

在时间的沉淀中会成为经典作品，其主要原因是因

为它的某种“反常”恰恰得到它所属某种文化（包括

所属文化圈中的人）的认同和推崇，“反常”反而促

成了经典的诞生。 所以，不仅民族民间舞蹈作品中

需要巧设“刺点”，整个民族民间舞蹈也呼唤“刺点”
作品来丰富整个“创作生态”，以使舞蹈能紧跟时代

步伐，与人民需求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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